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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私有制和“两种分工”不均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因素。萧红自身

娜拉式出走的情节与她笔下对传统男权社会的颠覆，深刻地体现出了她家庭的伦理思想。将两者相结合

思考，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萧红的家庭伦理思想，而且深化了马恩的妇女解放思想，同时，反思新的家

庭模式的构建，构建和谐的理想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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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State,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unequal 
“two divisions of labour”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women’s oppression. Xiao Hong’s own Nala-like 
exodus and her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society profoundly reflect the ethical ideolo-
gy of her family. Considering the two together not only facilitat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Xiao Hong’s ethical thinking on the family, but also deepens Mann’s idea of women’s liberation, 
while reflect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l of the family and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ideal gend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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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含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女性问题不仅关乎女性自身的

发展，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妇女解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更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妇女是构成家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变化以及妇女自身性别意识的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将以马克思

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为视角，探寻民国女作家萧红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思想。这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萧

红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思想，理解萧红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

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同时对于解决现实的妇女解放思想也有重要的意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用来阐释妇女解放思想，但是在考察资本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过程中，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来自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座大山，并在谈到相关的著作中直接

将妇女的悲惨境遇公之于众，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和强烈关注。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以唯物史观

为基础，基于摩尔根的研究，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该书考察了家

庭的形式和人类婚姻制度的历史变迁，阐明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实现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是马

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集中体现。 
妇女地位地下，受到压迫这个问题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说，这个是具有产生和消

失的历史范畴。西方传统思想认为，男女不平等是基于生理因素天然存在的问题，注定男强女弱。而马

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到压迫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社会现象。同时总结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成因：私有制的出现和“两种生

产”的不平衡发展。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导致氏族瓦解，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和财产的私

有化，男性由于占据劳动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女性则更进一步地囿于

家庭内部，其负责的生育和家务失去公共性，为社会提供的价值不被认可，女性被更加边缘化了。分工

导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裂，私人利益还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和私有制的最终确立，男性因占有较多的私人财产逐渐取得了社会生产的优势地位，并且开始从性别和

经济上压迫妇女，妇女地位进一步贬低，女性成为丈夫的附庸和纯粹的生育工具，由此进入痛苦的从属

地位的历史。在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个体婚制取代了群婚制，形成了家长制大家庭。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应和再生产。”

([2], p. 14)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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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恩格斯也表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两者关系的表现和作用也互不相同。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两种生产逐渐走向失衡，妇女的地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私有财产逐渐从维持

生活的手段变成社会生产的目的，两性的劳动领域进一步分化且固定。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逐渐分离，

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变成一种默认的无私行为，“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开始蔓延。社

会重视物的生产而轻视人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陷入漫长的失衡过程，而女性也随着这种失衡发展

陷入被动，变成家庭的奴仆和男性的附庸。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因此其妇女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实践性。马恩首先关注到妇女地

位低下的现实状况，然后说明了受压迫的原因，最后给出妇女获得解放的途径，为人类指明方向。妇女

要获得解放的途径有三个：推翻私有制；让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之中；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3. 从马恩妇女解放思想审视萧红及其笔下的家庭 

3.1. 起点——反对传统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家庭的内涵：“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

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3]家庭是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小社会单元，也是人类延续生命的场所([2], p. 20)。但是在数千年的封建家庭

构建中，家庭成为一种密不透风的封建伦理体系，固定位置的分工，甚至成为延绵到近代的家长制。 
传统旧家庭的罪恶一向是五四文人批判的焦点。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动摇了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女性

在这丝丝裂缝中呐喊，对男性统治的社会发起抨击，解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4]。萧红的家庭意识影响着

她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往往也是以一个家庭的形式出现，并且在小说里，父亲的角色也总

是缺席或者离去。不同于男性打造的“宜室其家”的美满家庭神话，萧红笔下的家庭则是支离破碎：《看

风筝》中主角是一位死了女儿，并且儿子因为革命不能归家的老人。《旷野的呼唤》写的是一对中年夫

妻随着儿子举动的变化而发生的一系列心理情绪的变化。《莲花池》小豆遭到日本人的一顿毒打无法挽

救地去世了，只剩莲花池边爷爷孤寂的背影。《汾河的圆月》中自我欺骗的祖母，和祖父带着孙儿生活。

《哑老人》中哑老人与孙女相依为命，但孙女被工厂主毒打致死，只剩哑老人靠乞丐接济为生。《王阿

嫂的死》中，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活活烧死，王阿嫂被地主欺辱难产而死，留下孤女小环。《夜风》中

长青妈妈与他相依为命，丈夫死了三年，母子俩过着悲惨的生活…… 
深究导致萧红笔下的这些家庭的原因，经济结构肯定是首当其冲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劳动都被男性

霸占，以男性为代表的大家长制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低下地位。萧红笔下冷漠疏离的传统家庭是她写

作起点，她拆解了封建家庭的表面温情，否定了传统家庭中基本伦理关系。在她的小说中，以父亲为角

色代表的男性大多数都是缺席的，她试图用这种方式反抗现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两种生产”

不平衡：在旧社会两性分工的不同，直接导致女性的历史沦为一部囿于家庭的悲剧。在这种传统婚姻模

式下，女性在经济上完全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地位，婚姻对他们来说就是“把身体一次性永远卖为奴隶”，

夫是有产者，妻是无产者。这不是萧红自上而下的鄙夷，而是对故乡人们的一种悲悯的关怀。限制于一

个个家庭的妻子，只能被动接受丈夫的安排和支配，受制于封建男权制度之下。 

3.2. 重构——新的家庭模式 

萧红对于家庭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面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冷酷的家庭，另一面是以祖父为象征的

温暖的后花园[5]。在其小说《呼兰河传》中均有体现。父母仅仅因为萧红的女性身份，便轻视她，打骂

她，再到后来严禁她外出求学和逼婚。这直接导致了她对父亲作为家长的原生家庭的厌恶之情。然而，

与父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祖父带给萧红的温情与爱。温柔温暖的后花园，一个秘密花园，有着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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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鲜花、欢声笑语、诗语烂漫，这是带给萧红唯一快乐的童年幸福回忆[6]。萧红生活在一个封建地

主家庭，父亲思想保守，重男轻女，这直接导致萧红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她的教育和婚姻选择都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青春时代，从家庭到社会的转变，萧红经历了一系列打击：祖父离世，逼婚逃婚，受骗怀孕，一

步步深陷绝境。萧红积极而迫切地渴求着爱情，然而她这一生中的四段恋情都未能如愿。她难以摆脱从

属于男权的命运，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当作男性世界里的他者。萧红临终时，孤身一人，无人守候，口不

能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4]她在孤独中走完了一生，深受封建思想和

父权制的压迫的一生。 
在阶级社会中，家庭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萧红出生于 1911 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直接把她送进

了崭新的民国时代。时代的大背景让他身不由己，在被父权制和旧文化笼罩的家庭，接受了新文化的萧

红断没有容身之所。父亲冷漠，母亲早逝，祖母暴力，好不容易走出家庭，又逢着以肖军为代表的“大

男子主义”的小型男性社会。在她所处的专偶制家庭，它是完全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萧红过于清

楚，自己“每天家庭主妇一样的操劳，而他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在背后，

还和朋友们联结一起鄙薄我”[7]。她在此只能依附萧军，甚至于没有自己的朋友。萧红与萧军同居的时

间里，萧红料理的家务失去了公共的性质，也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但凡她本着自己的本心，想获得

独立性，就必须要在主导文化阵营和女性自我之间做出抉择，同时势必就会与她的爱情，与她渴望的家

庭，产生无法补救的鸿沟。最后，以家庭为呈现形式的父权制为主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她悲剧的一生。 
因此，“娜拉的出走，对中国女性而言，成了一种虚幻的冒险：走出家庭与留在家庭，同样必须依

附于男性，并在其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国人塑造的娜拉形象，只将时人的注意力导向妇女出走及其后在

社会上的发展，却未触及两性权力关系的源头——家庭，因此较少为两性之间的权力调整做出贡献”[8]。
这也说明“除去国家、社会等大环境因素的宰制与影响，女性的性别认同与自我实践，归根究底，还是

个人觉醒的问题。进而，绝大至数女性仍须处理与自身最密切的家庭关系”[8]。在这个意义上，萧红就

是“无父无夫”的一代娜拉，彻底意义上的封建家长制家庭的出走者，但出走绝非最终目的，新的家庭

关系建构才是女性解放的真正目标。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差距是家庭最显著的特征，而性别关系中的权力

差距从来不会自动趋向公平，当男人继续在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体制中享有优先性时，他不会自

动在家庭关系中放弃此优势。男人在家庭政治中的优势与支配地位并不是来自于个人资源或人际交换，

而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所隐含的价值影响。萧红的一次次出逃展示了她想逃离家庭，

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条件发展，女性被轻视被奴役的现状不会有任何缓和。正如马恩所发现的，而

实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

靠现代大工业”，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4. 结语 

萧红的作品以小见大，从女性悲惨的生活状态入手，不仅直接抨击了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还立

足社会发展，从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对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深刻批判，深化了小说作品的

思想主题，提升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缩影，由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经济关系决定。萧红的一生都缠绵着浓郁的家庭意识，她所处的时代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家庭

呈现出畸形的形态，女性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与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并且致力于人的解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妇女解放的研究。虽然时代不断地变化，但是其

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仍然焕发着智慧的光芒，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今社会，为妇女追求自由和平等指明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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